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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芒克出生于 1950 年的
秋天，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写
作。1978年底，他与北岛共同创
办文学刊物《今天》，并出版了处
女诗集《心事》，声名随之鹊起。

诗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
中，诸如《公园里的孩子》《阳光
下的向日葵》《在麦田里》《葡萄
园》等芒克的经典诗作都以台词
的形式得到呈现。

谈及该剧创作的缘由，芒克
感谢了作家、戏剧家、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张广天，他表示：“广天
老师在文学、戏剧、音乐各个领
域的研究都很深，可以说，他是
这部剧的总策划。有一天我俩
见面，他问我‘我想把你的诗改
编成一部诗剧，你同意吗？’我一
开始有些疑惑，因为觉得诗歌和
剧本的差别非常大。但是广天
老师让我放心，他邀请了两位非
常优秀的年轻编导来操刀。于
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
作品。”

《太阳神光芒的电台》把芒
克诗中的意象以当代戏剧的跨
界思维方式呈现在舞台上，为观
众带来了一幅充满想象的图景：
植物园里，一艘小船穿梭于此岸

与彼岸，摆渡人守候着无法搜寻
的电台，寻找高明是他唯一的期
盼；一位代写书信的神秘女人总
是准时在渡口等待，小船的到来
像某种永恒的刻度，是她生命中
唯一确定会发生的事；胶片冲洗
师则默默用镜头定格神秘女人
的身影，他收集与女人有关的一
切，和她的影像恋爱，积满灰尘
的胶片曾短暂地点亮他，却始终
无法拼凑出片刻的真实……

谈起诗剧最终呈现的样态，
芒克表达了对编导赵钰儿、盛仪
婕的认可：“从 1971 年到 2010
年，我的诗歌创作跨度足够长，
要从中选择一部分串联在一起
组成诗剧，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
作。现在我 70 多岁了，两位编
导才 20 多岁，我认为她们是用
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我们过去的
诗歌，用非常前卫、先锋的方式
把旧的作品改造成符合年轻人
口味和状态的东西，而这也正是
我希望她们做的东西。另外，诗
从来都是诗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自由的、同时又在无情消逝
的一部分。在诗剧中，诗的这一
特性得到了很好的捕捉和延伸，
我很欣慰。”

当“70+”芒克邂逅“20+”创作团队：

“年轻时我一往无前，

现在的我更加没有困惑”

原创诗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广州首演

2月25日至3月3日，原创诗
剧《太阳神光芒的电台》在广州南
湖南·艺术家夏宫乐剧场举行了
首轮演出。

该诗剧由朦胧派著名诗人芒
克的诗作改编，并由其本人主持
原创，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
编导赵钰儿、盛仪婕担任编剧并
执导，青年演员张茗淇、曲馨雅、
张乙川担任主演。创作团队利用
戏剧这一艺术形式探索了“此岸
与彼岸、现实与真实、信仰与追
寻”的关系，表达了对观众的真挚
祝福——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昂
着头，迎接生命的光芒。

首演期间，羊城晚报记者通
过剧场探班和文字采访的方式，
对话了这个年龄差达 50 岁的剧
组，看看两代文艺工作者如何跨
越半个世纪的时间长河，达成充
满诗意的创作共鸣。

相较一般强剧情和强情节
的戏剧作品，诗剧《太阳神光芒
的电台》弱化了叙事情节，用充
满冲突与对抗的画面解构又重
塑着三个角色对爱意与自我的
认知。

剧中，充满杂音的老式收音
机、荡漾在水面上的船桨、暗房
里堆积成山的胶卷、女人随风摇
曳的衣角，一个个看似漫不经心
的元素展现着爱意在时间和空
间中的流动。和收音机的电波
一样，水流承载了诸多心事，液
化的爱、液化的自我、液化的世
界……一切都无限接近真实，投
射在每一个观影者心中。

“创作过程中，我们从年轻
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困境出发，
用植物园里的电台象征理想主

义的高地，用电台中的声音召唤
陷入现实泥淖的年轻人，让这种
诗意的声音引领他们寻找一种
升华的生活。”赵钰儿针对诗剧
中的意象做出解释。

盛仪婕透露，在两个多月的
创排过程中，难免有灵感卡顿的
时刻，为此主创团队想了许多应
对方法，比如跑到室外玩跷跷板
寻找灵感，还一度想要将跷跷板
和秋千的元素加入到戏中。

“某一次排练时，看着演员
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我们突然
觉得可以放一个秀场音乐。”赵
钰儿和盛仪婕表示，张广天教授
常说的一句话给了她们启示
——当演员够美、舞台上的一切
够美时，你只需要想办法呈现他
们的美就够了：“正因如此，我们

设置了时装秀环节，让演员们呈
现自身的魅力。有时候，艺术很
简单，或许只需要惊艳你一下。
演员的一个回眸，一个表情，让
观众感觉到美降临了，那我们就
成功了。”

看到年轻的创作人肆无忌
惮地大胆诠释自己的诗作，芒
克坦言开心：“我跟年轻人在
一起没有隔阂，我乐于接受他
们的所思所想。我开始写诗
时也不到 20 岁，我从未想过
要成为一个诗人，写作完全是
出于兴趣，为的是寻求解脱，
是自娱自乐，或是与朋友们在
才华上较劲。我年轻时是一
往无前的，人的勇气来自于你
坚 信 自 己 所 做 的 事 是 正 确
的。”

至于人生的去向、爱情的
真谛、生命的归属……这些曾
经在芒克诗中被表达，如今又
被《太阳神光芒的电台》所呈
现的“困惑”还会萦绕在诗人
心头吗？74 岁的芒克告诉羊
城晚报记者：“我认为我一直
生活在美好中。这些所谓的

‘困惑’，其实是我年轻时对生
命的思辨。那时，我写诗最终
的思考都指向生死与时间 。
其实诗有时是一种个人的哲
学，是个人对待世界的看法和
认识。但人实在太渺小了，所
以，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从来
不考虑成功与否。现在的我
更加没有困惑，不论写作、画
画还是生活，我都坚持自己的
轨迹，我一直都很乐观。”

作为一部小剧场独幕剧，《太
阳神光芒的电台》中的表现元素
称得上丰富：电台、收音机、船桨、
胶卷……种种怀旧元素在时间与
空间的变动中或深或浅、若有似
无地诉说着情愫；同时，创作团队
还通过器乐演奏、演唱甚至时装
秀等手段来表现“诗意”并调节戏
剧节奏。

盛仪婕介绍，伴随着诗剧从
设想到落地，主创团队进行了很
长一段时间的人物设定与情节串
联工作。“我们在三个角色身上安
排了一种贯穿在芒克老师诗作当
中的特性，芒克老师曾经经历的
迷茫和困惑，在疼痛中生出希望，

这些和我们现在想要追寻的内心
力量是相吻合的。”沿着这个思
路，主创团队依靠创作直觉去寻
找诗作中相应的意象并将其串联
起来，且不断丰满，最终形成了剧
中松而不散、零而不乱的情节。

盛仪婕透露，全剧的剧本终
稿是一叠30多页的A4纸，而其
中95%的内容都来自于芒克的诗
作，这也让《太阳神光芒的电台》
成为一部货真价实的诗剧。不
过，在让诗迷过瘾、让普通观众充
分感受诗意的同时，《太阳神光芒
的电台》也因重意象、重情绪而轻
叙事的台词风格，对表演者提出
了高要求。

在饰演胶片冲洗师的张乙川看
来，台词的诗意和平时说话的逻辑
大有不同。“理解诗意需要感受当
时的背景，不断地理解，在排练的
过程中逐渐找到诗意的感觉。”

摆渡人的扮演者张茗淇也
感叹道，背台词几乎是本剧表演
中最难过的一关，“不过，反复的
排练和充分的沟通与共情，最终
让故事变得不再晦涩难懂。突
然有一天，我说起这个词儿时就
特别有感觉了，我慢慢和角色融
为一体。”

饰演代写书信女人的曲馨
雅则表示：“背诗句的时候，我习
惯在户外走一走。晚上我会看

看月亮，看看夏宫园区里的灯
光，找到心中的宁静，然后再去
读这些诗，就能慢慢回想自己经
历过的事情，进而慢慢理解了这
部戏。”

对张茗淇、曲馨雅、张乙川
三位青年演员的表现，芒克不吝
赞美之词：“我认为他们非常有
实力，对角色进行了具有深度、
广度和细腻度的全方位演绎。
大家普遍认为诗剧这类难以把
握的戏剧形式是很能体现表演
者的表演水平的。我对信息化
时代的青年演员能以新时代的
时尚气质来承接诗意表示出极
大的惊异。”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樊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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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克

剧作海报

摆渡人（张茗淇饰）

胶片冲洗师（张乙川饰）vs 代写书信的女人（曲馨雅饰）

明媚的阳光，可是早春的信物，
照在人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心
也随之舒爽起来——春天来了！

我想，这和煦的阳光定然是从东
边的大海踏浪而来，它清新的元素
中，分明带有浩瀚大海淡淡的浸润，
隐隐还能听见高傲的海燕战胜冬天
的寒冷，见到春天第一缕阳光从海面
升起时欢呼的声音……

当然，这阳光也许是穿过大巴山
脉姗姗而来，一个深深的呼吸依稀
能嗅到巴山松的树香，仿佛还能体
味到神农架野人披着长发迈开大脚
奔跑时的气息。

早春的小溪美得令人心碎，清
澈、通透、柔媚。有人说柔情似水，此

时路边小溪中淙淙流淌的水更具水
的神韵。

它也许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经
过一冬力量的积蓄，带着融化的动能
和雪川的纯洁激越而下，携大峡谷的
壮丽、藏民的粗犷、僰人的神秘一路
轻歌而来。

抑或，它来自古老的喀斯特地底
的罅隙，千回百折，自细微的泉眼中
滴答溢出，蹚过草丛，绕过乱石，汇入
小溪。或者它干脆就来自路旁竹木
葱茏的山坡、高处的农田，带着芬芳
流向远方。

鸟儿最能感知春天的秘密。花
喜鹊欢笑着满世界乱窜；百灵鸟轻灵
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惬意地

一边用脚轻抹纤巧的粉红小喙，一边
亮开清脆婉转的歌喉；斑鸠在树上、
草丛间“咕咕”“咕咕”长声吆喝，发出
求偶的叫声，让人意识到播种爱情和
希望的季节来了。

更急迫的是空中群飞的候鸟。
一冬的蛰伏，它们早就按捺不住心中
那份飞翔的冲动，呼朋引伴飞过万水
千山，现在终于要回到熟悉的河塘山
谷，惹得哪家的鸽子腾空而起，扑闪
翅膀欢快地迎了上去……

原野上印记着无数美好回忆的
小路已是“新绿草芽坼”，刚过去的严
冬铺天盖地的寒冷捂不住野草蓬勃
——车前草、马蹄草、泥鳅草，以及一
些不知名的小草，顶开压在身上的泥

土，挣出身子横空出世，虽然娇嫩，却
尽显伟丈夫的豪气。

浅绿中，红的、白的、粉黄的点点
小花，肯定是这个季节最急性子的精
灵，它等不及花界红肥绿瘦争芳夺艳
的封后大典，赶趟儿似地迎着早春的
阳光静静绽放。

也许，早开的花有丝丝孤单，但
并不寂寞，它们甚至还暗暗嘲笑那
让陆放翁极度感伤的断桥边“零落
成泥碾作尘”仅剩一缕香气飘荡的
寿阳花。

好荡气回肠的早春！漫步在长
满野草的乡间小径上，我不禁放轻了
脚步，生怕自己一个不知轻重的动作
惊扰了眼前的美丽……

昨天和同伴因为工作事务，一起
在文昌北路走了走。

文昌北路位于广州荔湾区俗称
“老西关”地段，与已经“改造好”属于
网红打卡的区域如永庆坊不同，它处
于“待改造”状态。但我感觉这一带
最具广州特色，从文昌北路的任何一
条小巷（在老城区里，它们往往被命
名为“大街”）走进去，都可以去淘宝，
不过这些宝物似乎都堆积在灰扑扑
的角落里。

因为想去参观一下20世纪40年
代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活动旧
址，走进了文昌北路耀华东街这条
巷。如果不是因为有考察任务，我们
是想不到这么市井风的地方还有党
的地下机关。当时广东省临时委员
会委员梁广住在这里，他以药店经理
的身份从事工作，因为相当机密，所
以留下来的资料也不多。我们拍了
几张照片，沿着窄窄的木楼梯到二楼
看了梁广当年住过的宿舍，一个更高
更陡的楼梯通向三楼的阁楼。

出来之后逛了逛耀华东街，都是
卖瓷器的。大多是江西景德镇的瓷
器，但感觉这些东西可能是景德镇很
多年前生产的吧，瓷器上落满浮尘，
式样很老旧。问了一下价格，也不便
宜。一个老板娘说：“你们要更便宜
的可以去网上买，我这里已经是批发
的价格零卖的量了。”我们问，为什么
不把生意弄到线上去做呢？回答说

瓷器的东西容易碎，卖出去返单率太
高。生意冷清，老板娘们都在巷子里
打牌。我对一个绿地碎花的花瓶表
现了一点兴趣，打牌的老板娘立刻放
下扑克来照管我的生意，但我最终没
有买，因为不想抱着个大花瓶逛街。

第二条巷子里面一家一家都是
卖紫砂茶壶的。铺面都是竹筒楼，幽
长的进深，每一家恐怕都有成千上万
只紫砂壶吧。走进一家，一个高大微
胖四十岁左右的中年老板告诉我们，
最外面的是150元的，稍进，200元，
越往里东西越贵，一直到最里面是名
家手工做的，壶底都有印鉴，1500元
左右一只。这么有规律地摆放在我
是新的经验，真的是一目了然。

老板说，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不
再接受议价。我个人感觉也确实很
便宜了，如果下得狠手，真想买一只
1500元的，因为非常喜欢它的壶型
设计和花卉图案，既古雅又清新，质
感好。老板脾气很好，任我试了很多
壶的出水，说不买没关系，不要有压
力。这样一来我就更不好意思不买
了，最后买了一只150元的黄绿色调
的小壶，很有设计感。虽然老板让我
们不要有买的压力，但一聊起来感觉
他卖的压力真是山一般大。他说自
从疫情开始亏，已经亏了四年了。

“现在的人们不逛街。”老板幽幽
地说。

同伴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十多

年不逛街了。”
我说：“我偶尔逛，也不怎么买。”

“逛街文化的失去……”我在心
里喃喃地说。我们保护这个，保护那
个，逛街文化算不算非物质文化遗产
呢？逛街，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快
乐，哪怕不买，看看也好！可是逛着
逛着总会带点儿什么回去。而现在
的人们，是否已经失去了这种快乐
呢？也失去了一个经济的增长点。

老板说，昨天一只没卖出，前天
卖了两只，大前天卖了一只。我想起
他庞大的库存，真替他发愁。

我拎着我的小壶走到文昌北路
的正街上，看到一家旧酸枝家具店里
的家具叠床架屋。酸枝据说是木材
中的黄金，我都不敢问价格。同伴
说，他问过了，不贵，一堂木沙发也就
三四千元的样子。我感叹，如果是真
的酸枝，有空间堆放的话，真该买一
些收藏着，算是投资。无意中又走入
一家老钟表店，老店主正在专心修理
钟表。我问，这里最古老的钟是什么
年代的？老人说，清代的。各式各样
的老钟，挂在墙上，玻璃柜里，甚至去
往二楼的楼梯间，我们仿佛走在重重
叠叠的时间迷宫里。

我问：什么人会来买这些老钟
呢？答：各种人都有。可是我在这里
逡巡了许久，也没见一个人进来。这
家店是一切旧物的象征。佩服老店
主从容淡定的态度，仿佛已经在时间

中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一切焦虑。
接下来的巷子全是加工玉器和

卖玉器的，有个牌坊叫“源胜陶瓷玉
石工艺街”，这里最大规模的生意应
该是玉器生意。但是堆积如山的玉
饰品使你简直丧失了拥有的欲望，连
假装要买顺便赏玩一下的步骤都省
了。因为在我看来，买玉器嘛，水深，
不是一下子能学会的。

走了几条街终于到了宽阔的康
王路，我们最后来到一家柳州螺蛳粉
店吃晚饭。坐下等待的过程中，忽见
一打扮妖异的女子对着手机搔首弄
姿，口里念念有词：“……这脸蛋，气
质，身材……”我不由得多看了她几
眼。嘴唇涂成了青绿色，让人不由得
想到《聊斋》。直播结束，她吃嚯嚯辣
的柳州粉面，和邻座聊天，说到她两
个孩子，大的已经上初中了，却是最
寻常家庭主妇的声口态度，与刚才判
若两人。

这就是西关，最现代的与最古
老的在一起，最妖异的与最寻常
的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一个肥仔
顶着一头竖起一尺高的白发走
路。许久不逛街的我们，似乎有
太多的感慨和惊叹，而它自己
——见过一切世面的西关老街，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它一声不
吭。我们也就大口吃起螺蛳粉
来，微辣的螺蛳粉吃得我们满头
大汗，在这据说是冬天的广州。

早上起床，忽见手机里有老
朋友何有才（“刘三姐”黄婉秋的
丈夫）发来的信息：“今天是婉
秋离开我和所有天下热爱她的
亲友、影迷、歌迷一年的日子，
深深怀念她！祝她在天外传歌
健康平安！”信息还附了央视四
套一个视频节目，是黄婉秋、何
有才伉俪深情献唱《只有山歌
敬亲人》，里面有电影《刘三姐》
的精彩片段。

时光飞逝，“歌仙刘三姐”离
开我们已一年。此时此刻，与黄
婉秋认识交往的往事，涌现脑海。

1960年，17岁的黄婉秋在电
影《刘三姐》中塑造了一个清纯、
美丽又俏皮的刘三姐形象，给观
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很少有人
知道黄婉秋是正宗的梅州客家
人，我自己也是20世纪70年代
才认识这位著名“老乡”的。

记得是1984年秋天，金风送
爽，梅州市举办首届“中秋山歌
节”，邀请广东省内外七个文艺团
队的艺术家前来参加，黄婉秋就
是受邀的嘉宾之一。《羊城晚报》
当即以一则《“刘三姐”转“外家”》
的报道，首次披露了黄婉秋祖籍
广东梅州的消息，马上引起关

注。当时我在嘉应师专中文系任
教，兼校报副主编，闻讯后立即前
往艺术家们下榻的酒店采访。

当年的黄婉秋不到40岁，仪
态端方，丰神秀雅。她告诉我，她
的祖籍在梅州，祖父原是梅州开
药店的老中医，抗战时期避难到
桂林。黄婉秋记得祖父临终前一
再叮嘱她的父亲：将来不管走到
天涯海角，都不要忘记回乡寻根。

在梅州山歌节晚会上，黄婉
秋以她柔美的身段、婉转甜美的
歌喉、声情并茂的表演征服了故
乡的观众。接着，她与丈夫、男高
音歌唱家何有才表演了《刘三姐》
中的唱段，还合唱了一首他俩合
作谱写的《梅州好》：“清清的梅江
长又长，高高的阴南山最雄伟
……梅州人民情最深，叶帅家乡
有名声……”

黄婉秋首次来梅州，停留时
间很短，但她还抽空访问了工厂
和部队，参观晚清著名爱国诗人
黄遵宪的故居“人境庐”，还与友
人依照线索去寻根问祖。在此期
间，我跟踪采访，写成《访“客籍刘
三姐”黄婉秋》一文，在《嘉应师专
报》发表。

正因为这次采访，我与黄婉

秋建立了友谊，此后工作中又陆
续有过几次交集。

1988年，调至深圳市文化局
工作的我有幸被推荐出席北京第
五届全国“文代会”，与黄婉秋在
人民大会堂相遇，交谈甚欢；
1997年，我与同事到广西桂林作
文化交流，黄婉秋夫妇热情接待，
并向我询问故乡梅州与深圳经济
特区的情况……

家文化艺术节“阳台山全国
山歌邀请赛”，黄婉秋应邀莅会指
导，她与丈夫何有才以及女儿、外
甥女“三代刘三姐”登台献艺，引
来观众热烈掌声。

黄婉秋告诉我，她这几年除
了培养女儿、外甥女传承“刘三姐
文化”之外，他们一家经过几年的
奋斗，在桂林阳朔创建了一座四
合院式的古建剧场，旨在立足本
土挖掘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
新，采用博物馆、全息影像演出的
创新模式，打造一台全息魔幻音
乐剧《遇见刘三姐》，将于近期公
开上演，她希望剧场成为阳朔的
文化地标。

我听后很感动，对她说：“这
真不容易！应该是三姐您的圆梦
之作了！”黄婉秋微笑地点点头。

在龙华演出之后，我与内子
小冰陪同何有才、黄婉秋伉俪参
观当地文化设施。何有才告诉
我，黄婉秋作为客家妹子，一直保
留着客家女人的传统美德——善
良、勤劳，家中所有活计都由她操
持，相夫教子，还有一点客家女人
的保守，比如从不穿暴露的衣服，
平时没事就待在家里不喜欢外出
串门。若不是主演《刘三姐》名扬
天下，她本身就是一个贤惠、实在
的客家女子。

黄婉秋听说我母亲是她的粉
丝，喜欢听山歌，便向我表示，如
有机会回梅州，一起去见我母亲，
给她唱一首山歌。母亲听了很开
心，很期待。两年前，我母亲因病
去世，黄婉秋伉俪专门发来奠仪
与慰问，并献了花圈，由此可见她
是一个很讲情义的人。

从黄婉秋及其家人的身上，
我感受到作为客家人对故土深沉
的眷恋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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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海

若不是主演《刘三姐》名扬天下，她本身就是一个贤惠、
实在的客家女子

追忆“刘三姐”

□李俏梅

最现代的与最古老的在一起，
最妖异的与最寻常的在一起 走在西关的“迷宫”里

□韩公明

我不禁放轻了脚步，生怕自己一个
不知轻重的动作惊扰了眼前的美丽 早春原野

何有才（左一）、黄婉秋（左二）伉俪与杨宏海（右一）一家人合影


